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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百永：和平解放西藏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意义——以十八军进藏为中心

摘 要：政治符号建构与传播是现代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和平解放前后，对国家政治符号

的传播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政治整合、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进藏途中和驻藏后，

十八军广泛植入、运用、传播甚至化身为新中国政治符号，使藏族人民逐渐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认可和认同，促进了新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整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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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前后中国共产党

对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意义
——以十八军进藏为中心

徐百永 ，胡书坤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政治符号是现代国家的象征符号，集中体现了

国家权威。它指涉范围十分宽泛，广义上讲，任何

能够体现国家主权、政权、制度的物质形式或抽象

实体都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符号。国旗、国歌和

国徽是现代国家象征体系中最重要、最能体现国家

主权和政权性质的具象化政治符号，同时，那些能

够体现国家制度、政权性质的文艺作品，乃至经过

身体塑造和思想改造从而获具国家象征意涵的人

都是国家权力的具象化载体，都能促进政治整合。

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时便

建立起了以国旗、国歌、国徽为核心的国家象征体

系，并在众多场合、媒介载体中充分传播运用。在国

家获得新生、人民当家作主的时空场域，国家政治符

号的传播应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国家政

权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十八军进军西藏

就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政治符号巩固新生政权、

整合边疆地区与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实践。

一、进军西藏的筹划和准备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推

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实现对包括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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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边疆地区的政治整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

前的一道必答题。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和国外反华势

力的阴谋迫使解放西藏刻不容缓。随着解放事业的

迅速推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开始考

虑解放西藏的问题，指出“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

完成之”[1]（P46），并对进藏路线、入藏部队及负责干部

和兵力等问题做了初步筹划。经过慎重考虑，1950
年 1月中下旬，西南局确定由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的

十八军担任进军西藏的主力，决定成立西藏工作委

员会，并就运输组织、部队装备、卫生药物和物资准

备等重要问题制定了具体实施计划。[1]（P51）同年2月，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十八军党委、西藏工

委作出部署，准备向高原进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就是思想动员。

十八军党委和西藏工委就此多次进行思想动员工

作。同年3月7日，在乐山举行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上，张国华从解放事业全局、纪律要求和政策教育三

个方面要求全军指战员：应认识到解放西藏是中国

革命任务的一部分，进军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要服从指挥，执行命令，发扬“人民军队英勇奋

斗、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誓要“把五星红旗和八一

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 [1]（P64-65）张国

华要求进藏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

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

仰和风俗习惯”“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怀当地

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

此外，他还要求部队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和决心，

“积极修路发展交通建设”“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政

治文化建设，发展生产建设事业”。[1]（P64-65）

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任务

之一，又是巩固西南边防的重要举措。正因为进军

西藏的战略意义重大，中共中央、西南局、十八军和

西藏工委精心筹划，竭力在各方面做好进军准备。

事实上，十八军不仅在思想动员、物资筹备、修建交

通等方面充分准备，还在印制和运用政治符号方面

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十八军独立支队在北京

筹备进藏物资时，就“采购适合西藏地区的统战礼

品和民族宗教用品，包括锦缎、珠宝、寺庙饰物、神

龛等。印制了大量精致的领袖像、十七条协议藏文

材料和各种规格的五星红旗”，[2]（P96-110）作为礼品，他

们在沿途大量散发，“仅领袖像和纪念章就发出五

千余份，国旗数千面”。[2]（P96-110）在此过程中，他们逐

渐意识到这些政治符号“对于扩大我军进藏的政治

影响，团结争取上层，开展群众工作，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2]（P96-110）王其梅率十八军先遣支队较早出

发，在进藏途中，曾要求“后续部队应多带些毛主

席、朱德总司令画像入藏”。[2]（P147）从后续部队大量

发放国旗、领袖画像来看，进藏部队不仅准备了充

足数量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对其重要

意义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总之，十八军各路进

藏部队，在进藏之前就已经注意要运用政治符号开

展群众工作、民族和宗教工作，并在此后的工作中，

将此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二、和平解放前后十八军植入和运用政

治符号的实践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准备进军

西藏”的指示，十八军闻令而动，拉开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序幕。“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主

席发出“进军西藏”的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

西藏大规模进发。在进驻西藏过程中，十八军通过

植入和运用政治象征符号，将“十七条协议”、党的民

族和宗教政策贯彻落实到实处，有力地推动了人民

政权在西藏的建设。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进藏

途中和驻藏后两个阶段，即以进驻拉萨为转折点，此

后十八军对政治符号的运用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一）十八军进藏途中——化身符号，植入和传

播政治符号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党委

的教育下，战士们积极操练，学习藏语，了解藏族同

胞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化身

为国家力量的鲜活象征符号。解放军政治符号化

的关键是政策和纪律。进藏老兵指出“模范遵守党

的民族政策，很重要”，有的藏族群众因此“把地方

干部也称为金珠玛米”。 [3]（P253）王其梅也说：“我军

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在藏族同胞中造成了极好

的影响，因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真挚热爱和赞

扬。”[4]（P149）为此，十八军政治部多次发出学习民族

宗教政策的指示，要求重点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

族政策、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还

召集有关专家和藏族同胞座谈，制定《进军守则》三

十四条，颁发全军要求严格执行。《进军守则》相关

-- 21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事无巨细，如要求战士们在进入寺庙经堂参观

时“不用电筒，不摸佛像”“女同志不可进经堂，男同

志不可进女庙”“藏区神山、神树较多，部队打柴、放

牧应做好调查，严禁砍伐神树和在神山放牛”，也要

求战士“积极帮助藏胞治伤看病”等等。 [5]（P73-77）这

些原则对于解放军顺利进驻西藏、拉近与藏族同胞

的距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路进藏部队坚决执行上述守则，严守军队纪

律。如王其梅率领的十八军先遣支队途径甘孜、巴

塘等地时，“不进寺庙，不住经堂”“不损坏‘玛尼堆’

经塔”“不在寺庙周围打猎捕鱼”“不触动神山神水”

“广大指战员喝稀面糊、吃马料，甚至捕老鼠、麻雀充

饥，也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6]（P6）十八军直属机关

由丁青向拉萨进军时，“帮群众背水、扫地。群众喜

笑颜开，打酥油茶、设奶渣于房舍，请解放军到房内

话别。有些藏族老奶奶还劝阻解放军战士不要扫

地了，拉着战士到房舍喝茶”[5]（P518）。再如154团进入

西藏后，“不进民房，住在牛棚里，每天给房东背水、

扫地、打柴、修补房屋”“每到一地，对藏族群众经幡、

经塔、神山、神树、玛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筑加以保

护。”[2](P167-168)正是因为进藏部队恪守纪律、发扬优良

作风，以言行举止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亲民爱

民、勤劳朴实、亲切善良的形象，得到了藏族同胞的

信任，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宣传“十七条

协议”和增强国家力量在场初步奠定了群众基础。

十八军在进藏途中还大量发放和使用国旗、毛

主席画像等政治符号，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

响范围、树立了党的形象，还争取了藏族群众和上层

人士，有助于宣传“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宗教政策。

如 1950年 7月 14日，157团行至雅江时，发现“家家

挂着五星红旗”，7月 19日，苗丕一副政委和柴副团

长率队参观崇西土司家时，“拿出一套毛主席和朱总

司令的相片送给主人。当朱同志（藏语翻译朱崇道）

向主人说明哪位是毛主席哪位是朱总司令时，主人

很满意地笑着看相片。”[7]（P31）而先遣团则多次遇到群

众主动索要国旗。1951年8月1日，154团在洛隆开

展群众工作，多有“要求毛主席画像的，已发给数

幅”，但“因携带不多，未能全部满足。”[2](P147)1951年8
月 21日，先遣支队到达嘉黎，远道而来的牧民嘎央

和斯达“要求给他们两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

带回牧场给牧民们看。当他们拿到画像时，马上举

到头上连连碰了两下（这是藏族表达尊敬的礼

节）。”[4](P130)1951年11月5日，范明率十八军独立支队

抵黑河途中，“在海拔 5000公尺以上的石壁上镌刻

了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大团

结等标语，散发了5000余份毛主席纪念章和像及数

千面国旗”，并且“第一次在通天河升起我们伟大祖

国的五星国旗”！[5](P555) 昌都解放期间，解放军率先

在岗托村升起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示国

家主权。[8](P123)十八军进藏途中的这些行为增强了藏

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权的直接感知。

进藏途中的十八军战士以身体和行动为载体，

或主动植入，或被索要国旗、领导人画像，增进了与

藏族同胞的互动，增强了国家力量的在场。他们所

展现出的严明的纪律性，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

军的崭新形象，逐渐打消了藏族同胞的心中疑虑，

增加了西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解放军的

认识和了解。总之，十八军进藏途中是中国共产党

运用政治符号在西藏宣传国家形象的准备阶段，重

在拉近与藏族群众的距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建设，为构建国家权威奠定基础。

（二）十八军进驻拉萨——带入特定情境，彰显

国家在场

随着解放军进驻拉萨，国旗、国徽和领导人画

像等政治符号迅速传播，出现在节日庆典、庆祝大

会等各类仪式和重大场合场所中，充分彰显了国家

主权，增强了国家力量的在场。

1951年9月至12月，随着各路进藏部队进驻拉

萨，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符号构建国家认同和增强

国家权威进入确立和巩固阶段。在各路部队的入

城式中，五星红旗以醒目的色彩十分引人注意，明

确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力量。9月9日，十八军先遣支

队解放军战士“手持数十面五星红旗，沿拉萨主要

街道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拉萨群众欢声笑语的迎

接中进入拉萨城。[2](P153-154)入城仪式最隆重的还属主

力部队，10月 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十八军机关、

军直属一部和 154团等 2500余人到达拉萨，拉萨各

界两万余人参加入城仪式。解放军“彩旗队的旗帜

五彩缤纷，给古老的八角街增添了欢乐的气氛”，藏

族群众“挥动手中的小彩旗”，不断招手致意，表达着

对解放军的欢迎。[2](P160-162)入城式会场被设在“拉萨

东郊恰曾林卡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还“临时搭起一

个土台子当主席台。台上，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朱

总司令的画像”“在庄严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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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中”，大会升国旗，入城仪式正式开始。[2](P156-158)

“部队高奏军乐，迈着正步，通过主席台后”，接受张

经武、十八军主要领导和西藏地方官员的检阅，场

面甚为隆重庄严。[9](P135)不久，十八军独立支队到达

拉萨，并于 12月 20日与进军西藏的兄弟部队举行

会师大会，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举五星红

旗”，进入了拉萨城。[5](P570)[7](P140)入城式后，十八军各

部队陆续进驻指定边防位置，将五星红旗插在了青

藏高原。如在乃堆拉山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随风飘扬，与解放军战士一同捍卫西南边防。[9](P144)

除仪式外，节庆典礼、纪念日集会等也是激发公

民爱国热情、凝聚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合，而国旗政治

符号的在场往往能够塑造集体记忆，强化爱国情感

和国家认同。1952年2月11日，西藏军区举行成立

庆祝大会。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毛主席画像和巨

幅国旗被高高悬挂，庄重且肃穆，解放军战士精神抖

擞，队列后方矗立着的一排排红旗随风招展。[9](P151)

在国庆节、青年节和“十七条协议”签订日等重要节

日，军区主要领导、西藏工委同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

活动，借助国旗、领导人画像等政治符号凝聚国家认

同。如 1951年 10月 1日，国庆两周年纪念日，张经

武在布达拉宫前升起了五星红旗 ；下午在孜仲林卡

举行宴会，宴会前特意布置了图片展览，“图片中有

毛主席和班禅、阿沛分别举杯的场面”，表现了民族

团结。[10](P105) 1952年 10月 1日，国庆三周年之际，解

放军战士与藏族同胞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游行，还

高举五星红旗和标语横幅，共同庆祝祖国盛世，表达

爱国热情。[9](P155)1952年5月4日，在拉萨举行“五四”

青年节三十三周年纪念和庆祝大会及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主席台

上的一面面五星红旗和团旗鲜艳亮丽，映衬着毛主

席巨幅画像和爱国标语，台下的解放军战士精神饱

满，群众们则满眼期待，欣喜之情溢于言表。[9](P209)对

西藏地方而言，“十七条协议”签订日的纪念意义可

谓非常重大。1952年 5月 23日，西藏隆重举办了

“十七条协议”签订1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场设在布

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主席台上方的中央悬挂着五

星红旗和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四周有几十面红

旗和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十七条协议》的大字

牌”，在红色的海洋中，会场异常庄严，十时，大会在

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典中正式开始。 [9](P152) [11](P119-120)当

然，对于和平解放后的西藏，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还

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56年 4月 22
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隆重举办，陈毅

副总理出席大会，并代表国务院向十四世达赖授予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钢印。[9](P242)这表示，西藏地

方政府的权威由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总而言之，在重要节日

纪念仪式、庆祝大会中，国旗充分彰显了国家主权。

藏族同胞积极参与，欢庆节日，则有助于塑造集体记

忆，增强国家认同。

当然，政治符号在各类仪式典礼出现的同时，还

很快展现在政府机关、达赖行宫等具有特殊意义的

场所。1951年，原为西藏大商人宅院的桑多仓被买

下，成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驻地。驻地上方随

即悬挂了一面五星红旗。[9](P156)作为中央西藏工委驻

地的杰木绒也很快挂起了五星红旗。[9](P157)同年9月
28日，中央代表张经武赴罗布林卡向达赖赠送毛泽

东主席礼品，场景蔚为壮观：送礼队列“以军乐队为

前导，腰鼓队相随。送礼队伍经过大街时，群众夹道

观看”，行至罗布林卡门口，“僧俗百官列队欢迎。达

赖卫队持枪敬礼。进入殿堂，达赖在宝座下面的凳

子前站立，面带笑容欢迎张代表，镶着金色框架的毛

泽东主席像被抬着送到达赖的左上方后，达赖转身

扶相框注目瞻仰，让记者摄影，随后把毛主席像放置

在达赖宝座左上方的桌子上。张经武又以个人身份

向达赖献了哈达，然后被接引到左边铺设着锦缎的

高座上就座”，而所赠礼品亦显贵重，其中“有针织哈

达 1条，毛泽东画像 1帧，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纪念刊 1册，大幅彩色天安门照片1帧，《伟大祖国》

照片 1套，以及许多象牙雕刻、玛瑙玉器、瓷器、湘

绣、绸缎等珍贵物品。达赖接受礼物时向毛泽东像

致敬。”[5](P525-526)中央送礼队列被高规格接待和欢迎，

一颦一动都十分讲究，毛主席像被恭敬地放进达赖

行宫中，并特别放置在达赖宝座左上方。这些充分

彰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主权。

除此之外，国旗还出现在银行、教育场所和医疗

机构中，并逐渐向基层传播。如 1952年 2月 22日，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在拉萨设立，位于大昭寺

西南面的银行墙面上很快便悬挂了毛主席和朱德总

司令的大幅画像，两侧还插上两面五星红旗。[9](P233)

拉萨小学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最早开办的教学机构

之一，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人山人海，甚为

热闹，而被悬挂在主席台后面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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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五星红旗颇引人注目。[9](P229)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的西藏第一所现代医疗机构——拉萨市人民医院的

成立大会上，国旗、毛主席画像和防疫口号标语等见

证了西藏工委的医疗工作成就。[9](P225)不过，与上述

机关单位相比，基层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国家权威和文化力量向基层渗透往往难度大。

但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这一困难。如 1952年 5月 24
日，昌都小日通乡举行了隆重的人民委员选举仪式，

最终在毛主席画像、五星红旗的见证下，选出了 15
名人民代表。[9](P387-388)在修路现场，也不缺乏国旗的

身影。如1951年，十八军五十三师战士们受命修筑

川藏公路，他们与国旗相伴，干劲十足。[9](P177)鲜红的

五星红旗飘扬在西藏的土地上，彰显着时代的更替

和西藏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对于西藏地方群众

了解和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悬挂国旗国徽既十分醒目，又具有深刻的国家

象征意义。在中央驻西藏地方政府办事机构、达赖

行宫等场合摆放或悬挂国家象征符号最能宣誓国

家主权、彰显国家尊严；学校、银行以及文化场所则

是政治教化的重要场合，国家象征符号植入这些公

共空间，并逐渐渗入基层，能够强化基层民众对国

家主权的认识和认可，增强西藏人民的国家意识。

三、十八军运用和传播政治符号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

区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西藏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

分裂势力的勾结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内地人

民的形象被歪曲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促

成西藏和平解放。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十八军运

用和传播政治符号这种策略，巩固了新生政权，以

“润物细无声”之效加强了与藏族人民的交往交流，

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形象，促进了政治整

合、强化了国家认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

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有助于拉进与藏族人民的距离，塑造共产

党和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五星红旗以红色为主色调，辅之以杏黄色，适

当运用这种浓重色调和醒目的设计图案能够增强

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为解放军战士同藏族人民交

流提供了可能。领导人画像的植入和传播一定程

度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风貌，使藏族人

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如 1950年
初秋，吴忠率一支先遣部队在进藏途中到甘孜群众

家里走访，一位藏族群众就“把部队送给他的毛、

刘、朱、周的照片嵌在玻璃镜框里挂起来，天天祝愿

领袖健康”以表达感恩之情。 [4](P77)再如，在 1952年
的建军节庆祝大会上，有藏族群众主动“送来鸡蛋、

袜子。寺庙的喇嘛把哈达献到毛主席像前，并跳起

野牛舞、狮子舞庆贺建军节。”[2](P176)

解放军进藏前，西藏流传着诸多有关共产党和

解放军的谣言，难免使人产生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

的刻板印象。而十八军战士以严明的纪律性和实

际行动重新塑造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如有的藏族群众了解解放军后，改变了“男人赶着

牛羊上山躲起来，女人把锅、粮食等家什藏在牛粪

堆里”的做法，十分感动地说“过去没有哪一支军队

不糟蹋喇嘛庙，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这样的新汉

人，菩萨兵！”“通过解放军，我们认识了共产党”“共

产党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神兵，是天

菩萨派来拯救我们的”“普度众生的是释迦牟尼，解

放全中国的是毛主席。帝国主义掠夺我们西藏人

民的生命财产，解放军又夺回来还给人民，我们要

支援解放军”。[2](P168-170)一个藏族老阿妈说：“我活了

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解放军

和过去的旧军队就是不一样啊！”[12](P111-112)足见十八

军运用政治符号和国家象征载体的良好效果。

（二）植入和传播新政治符号，塑造共同记忆，

凝聚国家认同

政治符号代表了政权，政治符号在场意味着国

家在场。在旧西藏，政治符号满眼是象征藏传佛教

的高僧大德画像、雕塑。 [7](P32)毛主席、朱德总司令

等领导人画像、国旗等政治符号象征着新生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权，随十八军进藏得以广泛传播，而

后迅速出现在大街小巷，逐渐替换了旧西藏的政治

符号。新政治符号的植入和传播，将新的国家力量

带入日常生活，群众的悬挂、保存或收藏等行为都

助于唤起和促进藏族群众对新的国家政权的认同。

再者，仪式、庆典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表达性

的，而且是形式化的，不仅是形式化的，而且是有确

定价值和意义的；仪式的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而

且是具有扩散性的”。 [13](P27)在一系列重大节庆仪

式，十八军运用国旗、国歌或红色歌曲等政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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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仪式的庄严肃穆、神圣感和政治权威性，同

时再造时间与空间，借助各种集会、典礼，塑造集体

情感和集体记忆，有助于增强西藏人民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如阴法唐到基层慰问时，或通过“歌唱《东

方红》《藏军歌唱解放军》、秧歌剧、腰鼓舞、各民族

歌舞、军民团结舞、协议对口唱”等节目，或通过放

映电影、演戏等活动，[12](P104-114)使得解放军战士和藏

族同胞其乐融融，共同度过美好时光，潜移默化地

增进解放军和藏族同胞的情感。

（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潜移默化地构建国家

认同

事实上，“认同的建构不是单向的灌输、自说自

话或者暴力胁迫，认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在心理

层面上的认可。”[14]人民的认可和认同是国家取得

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个

意义上，十八军进藏各部队多路向心出发，足迹几

乎遍及藏族百姓生活地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

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以先遣支队为例，昌都战役

后，王其梅率先支从昌都出发，一路经过洛隆县、边

坝县、达孜县等。他们沿途散发国旗和领导人画

像，帮助藏族同胞劳动，用勤劳踏实、亲切可爱的实

际行动构筑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多地深入基层慰

问、开展文艺演出、医疗工作等更是让藏族同胞感

受到了解放军、共产党的善意和真诚，重塑了他们

对中国共产党的记忆和情感。而被发放的国旗和

领导人肖像易保存，则使这种感情和记忆获得延续

性，不断将即时情感转化为对党和解放军的深度认

可和认同。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符号的运用中得

以实践，由下而上地凝聚了国家认同。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重政治符号的使用，在苏

维埃时期，解放区各类公共场所或私人空间就悬挂

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

党在重大节庆仪式中开始大量使用领导人画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构建了国

家象征的政治符号体系，并向全国推广传播，以国

旗、国歌和国徽为核心的政治符号很快出现在大街

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家力量和国家主权的象征

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符号推动政权建

设的经验丰富、策略多元。十八军对政治符号的运

用和传播服务于国家对西藏的政治整合，即是一次

生动的实践，为我们全面科学认知中国共产党治理

策略和治理能力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有助于我们

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所承载的政治智慧。

十八军通过植入国旗、国徽、领导人肖像及真

挚热情的行动塑造了藏族同胞对共产党和解放军

的良好印象，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政治整

合。但须知这种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伟大革命实践，来源于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历史

发展的必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正当性、权

威性和人民性，才是国旗等政治符号强化国家认

同、人民政权在西藏成功建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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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s Use of Political Symbols before and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Centered on the 18th Army’s Invasion into Xizang

Xu Baiyong
(Institute for Western Frontier Region of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The use of political symbols is one of the ways for modern countries to build national identity. Be⁃

fore and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the main task of the CPC in Xizang was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onsolida⁃
tion of the new regime. The 18th Army played a key role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PC in Xizang is based on and starts from the“17 Article Agreement”, and is guaranteed by the entry of the Eigh⁃
teenth Army into Xizang. The Eighteenth Army has widely implanted, applied, spread and even incarnated as the
political symbol of the New China on the way to and after Xizang, which has increased the Xizang people’s under⁃
standing, recogni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PC, the New China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omoted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China in Xizang,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CPC, and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18th Army; political symbols; national identity

The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Xizang

Wang Yani
(School of Law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izang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leg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Xizang falls shor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ublic.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system to realize the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Xizang.

Key words: legal guarantee; beautiful Xizang; construction

Cultural Security in Xizang’s B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National Security

Niu Yanjun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712082)

Abstract: Cultur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order security in Xizang.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ituation,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Xizang border areas faces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o defense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the Xizang border,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ership of CPC Party building
and firmly hold the forefront of ideological work.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
al resourc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border areas of Xiza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ducation for border
residents 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ystem for cultural
security in border areas should be built.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Xizang in foreign cultural ex⁃
changes should be effectively maintained.

Key words: general national security; borders; cultural securit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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